
她她收收养养了了
闺闺蜜蜜的的四四个个女女儿儿

葛个人意见

全全球球唯唯一一的的品品奶奶师师

在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住着鲁芬诺一家。在旁人看来，他们家有6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其乐
融融，羡煞旁人。其实，这六个女孩中，只有两个是劳拉·鲁芬诺和丈夫里科的亲生女儿。

两年前，劳拉儿时最好的朋友莉兹·戴蒙德因癌症去世，劳拉和丈夫毫不犹豫地收养了莉兹
留下的四个女儿。经历了一系列心理问题与经济压力的考验后，如今他们一家人正幸福快乐地生
活着。

本报记者 王晓莹
实习生 费家麟 编译

妈妈姐姐来给她加油

这天的空气有点湿润，
似乎正在酝酿着一场雨。劳
拉关好车门，快步走向了前
面正在举办运动会的小学。
她一边冲老师招了招手，一
边在一群穿着校服的孩子中
寻找她的“女儿”萨蒙娜。

一个扎着马尾的10岁小
姑娘抬起头来发现了劳拉，
她急匆匆地跑过来，咧开嘴
笑了。因为她不光看到了劳
拉，还看到了她15岁的姐姐
伊莎贝拉——— 这母女俩一起
来给萨蒙娜加油了。

“这是没有莉兹参加的
第三次运动会。”劳拉说，“她
不在的第一年，一切都糟透
了。莉兹很喜欢参加运动会，
她会一边坐在椅子上吃着零
食，一边为正在比赛的女儿
们加油呐喊，就像一个狂热
的粉丝妈妈。”

其实，劳拉不是萨蒙娜
的亲生母亲，伊莎贝拉也不
是萨蒙娜的亲姐姐，她们是
因为莉兹才成为了萨蒙娜的

“妈妈”和“姐姐”。

把4个女儿托付给她

事情还要从劳拉和莉兹
小学五年级时说起。那年，劳
拉在布法罗的一所教会小学
念五年级，莉兹则是一个转
学生。很快，她们就成了形影
不离的好朋友。“莉兹刚到班
上的时候很文静，但跟她接
触久了才会发现，她也有幽
默活泼的一面。”

两人的友谊一直持续到
她们各自结婚生子，做了母
亲。莉兹生了四个女儿，分别
是莉莉安、艾拉、萨蒙娜和塔
拉；劳拉也有两个女儿，名叫
格蕾丝和伊莎贝拉。母亲的
友谊也延续到了女儿一代，

她们两人经常带着女儿们一
起外出游玩。

然而，厄运在2014年降
临到了莉兹头上。一天早上，
莉兹起床后正准备打包去尼
加拉瓜瀑布游玩的行李，可
她惊恐地发现，自己突然动
不了了。经医院检查后，医生
告诉莉兹，她的脑子里长了
一颗肿瘤，而且已经到了晚
期，她已时日无多。

得知这个消息，即使莉
兹一向性情开朗，她也一时
难以接受这个现实。但为了
女儿们，就算治愈的希望很
渺茫，莉兹也不想轻易放弃。

“哪怕只有一丝希望，她也想
要抓住，因为她并不想离开
这个世界。”劳拉回忆说。

虽然莉兹积极地接受治
疗，但在治疗过程中，她也时
常考虑：如果我没能撑过去，
我的女儿们该怎么办？

尽管医生跟莉兹都尽了
最大的努力，莉兹的生命还
是走到了尽头。弥留之际，莉
兹告诉劳拉，她不知道自己
死后孩子们该怎么办。“莉兹
对我说，‘如果我不在了，希
望你能领养我的孩子。’”劳
拉说，听到莉兹这句话，她连
一秒钟都没有犹豫，就给了
莉兹一个安心的回答：“好！”
在答应莉兹前，劳拉甚至都
没有跟她的丈夫商量一下。

从“后妈”到“妈妈”

或许大多数人都会答应
将死之人的遗愿，但并不是
所有人都能兑现承诺。就在
莉兹2015年4月4日去世后不
久 ，劳 拉 兑 现 了 她 的 诺
言——— 她和丈夫里科非常热
情地把莉兹的女儿们迎进了
家中，原先的四口之家变成
了八口。

莉兹去世时，她最大的
女儿塔拉已经12岁了，所以
她最难适应妈妈的离世和新
妈妈的到来。一开始，塔拉很
坦诚地告诉劳拉：“让我叫你

妈妈我觉得很不舒服，所以
我可能会叫你‘后妈’。”劳拉
不但没生气，还跟塔拉开起
了玩笑，管塔拉叫“灰姑娘”。
现在，塔拉已经可以很自然
地叫劳拉“妈妈”了。

劳拉说，萨蒙娜对她的
称呼最有意思，“她之前一直
叫我‘拉拉’，直到有一天她
喊了我一声‘妈妈’，我一时
没反应过来，等我意识到她
叫我妈妈时，我感动不已。”
就在这件事发生前几个星
期，劳拉还对萨蒙娜说，“萨
蒙娜，爱是有多种多样的，没
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你可
以同时爱两个妈妈。”

募捐帮了他们很多

现在，莉兹的四个孩子
中，年龄最大的塔拉14岁，和
劳拉的亲生女儿格蕾丝同
龄；萨蒙娜10岁，艾拉9岁，最
小的莉莉安7岁。劳拉的大女
儿伊莎贝拉是这群小姑娘的
大姐姐。劳拉说，塔拉和萨蒙
娜笑起来的样子像极了莉
兹。

劳拉一家的爱心和善良
帮助莉兹的孩子们慢慢走出
了丧母的那段时期，但4名家
庭成员的加入，也给劳拉家
的经济状况带来了很大的影
响。劳拉经营着一家理发店，
里科是名老师，收入都不是
很高。为了让6个女儿生活得
好一些，劳拉的丈夫将他们
的故事发到了网上募集善
款。得知他们一家的故事后，
当地慈善组织也帮他们募
捐。有了这些帮助，劳拉和丈
夫换了一幢大一点的新房
子，孩子们的衣服和学费也
有了着落。

现在，他们正计划存钱，
带几个孩子去迪士尼乐园
玩。“莉兹去世前，就想带孩
子去那里玩，但到现在也没
去成。孩子们经历了那么多，
希望一趟迪士尼之旅能让她
们开心一点。”

张文 编译

在我们的一般观念里，似乎只有酒才是
需要“品”的。但有趣的是，现在不仅有品酒
师，还有品水师，甚至品奶师。来自荷兰的巴
斯·德·格鲁特，就是拥有“品奶师”头衔的
人，这在全世界也是独一份。

巴斯特别爱喝牛奶，他说自己为牛奶而
疯狂。“我以前每天常常要喝4公升，一日三
餐都喝。甚至坐在沙发上吃薯条看电视，我
也要配牛奶。现在我喝得少一点了，但也只
喝鲜牛奶或者有机奶。”自从第一次在农场
上尝到鲜奶后，他就被那种口感强烈、层次
丰富的感觉所震惊，这也让他真正爱上了牛
奶，并开始思考，是不是在荷兰不同地区产
出的牛奶，味道尝起来不一样呢？

“每头奶牛都不一样，每个荷兰奶农都
有独一无二的牛奶。什么样的成分会影响到
口感，这让我很着迷。”和最好的品酒师不
同，巴斯不能只凭口味就判断出牛奶的种
类，但他能基于奶牛的饲料和生活地的土质
来发现一些不同之处。

巴斯经常组织牛奶品鉴会，他向与会者
提供超市牛奶、鲜奶或者有机奶，大家一起
仔细分辨它们的不同。他们嗅一嗅、晃一晃，
在尝过之后讨论每一种样品：它来自哪里，
为什么是这样的味道。巴斯举例说，奶牛的
品种和它们被喂养的方式，极大地影响了牛
奶的口感，用草喂养的奶牛所产的牛奶含有
高脂肪高蛋白，尝起来和用玉米喂养的味道
完全不同。

“食草奶牛产的牛奶味道更润，玉米淀粉
则赋予了牛奶另一种味道，更饱满，但回味有
一点苦。这接近于超市售卖的牛奶的味道。”

没有什么比超市里买的牛奶更让巴斯讨
厌了。它们以一种标准化的方式被生产出来，

保证了口感的统一，也极大地降低了其复杂
性而变得乏善可陈。他说，超市牛奶喝起来
很“油腻”，“牛奶已经变成散装货物了，人们
把它们装进奶罐车，运送到工厂，然后拆开
重新组装，制成脱脂奶、半脱脂奶和全脂奶。
牛奶中的一些成分被卖给制药公司，所以你
买到的牛奶和鲜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另外一个常见的流程巴斯也不喜欢，那
就是巴氏杀菌法。这种消毒方法利用较低温
度杀死病菌来保证营养物质的风味，但在巴
斯看来，这个方法曾经很有用，但现在已经
不需要了。“以前喝了被结核菌污染的牛奶，
人们会得肺结核，但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杀
死危险病菌的方法。所以只要不是怀孕或者
过敏，鲜奶都是安全的。”

显然，对牛奶口感有着浪漫追求的巴
斯，对工业流程下的牛奶标准化生产很不满
意，他说，这让牛奶变成了乏味的产品，虽然
从技术上来讲并没有什么错，但非标准化生
产的牛奶毫无疑问更好，因为它们就像红酒
和咖啡，能让人品出好多层次的味道。

作为一名品奶师，巴斯希望能改变这一
现状。他现在世界各地旅行，用玻璃杯品尝
各种鲜奶，并向人们介绍它的特殊之处。“鲜
奶的口感可能很好，也可能很糟，但从来不
会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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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治疗阶段的莉兹（左）和劳拉。 劳拉一家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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